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敖包“官祭”的文化表达

——基于两个“旗敖包”祭祀仪式的田野调查

王 伟

摘 要：本文通过对两个“旗敖包”祭祀仪式的田野研究，着

重对祭祀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仪式过程及其意义进行了考察，探讨

敖包官祭作为一种传统，在今天如何完成意义演变与价值重构。旨

在说明仪式及其意义通过祭祀过程所构筑的有形世界和无形世界来

表达，敖包官祭作为一种象征，通过民众的参与，完成了从神圣秩

序到世俗秩序的转换，并在此过程中，凸显了敖包祭祀的文化价值。

关键词：敖包祭祀 民间信仰 象征 秩序

作者简介：王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编审。研

究方向为宗教人类学、萨满教。

敖包祭祀是北方草原民族的重要习俗之一，蒙古族、达斡尔族和鄂温克

等族都有祭祀敖包的传统。清代史料中有很多关于敖包的记载，可见当时敖

包在草原民族中就已非常重要。20 世纪中后期，祭祀敖包的习俗曾被禁止，

但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这一传统又开始复兴，如今，敖包文化成为我国

北方草原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敖包“官祭”即由官方组织的祭祀，官

祭地方神祇的做法自古有之，清代八旗建制，蒙古草原部分旗有旗敖包，每

年由各旗组织祭祀，这一传统至今仍有一定程度的沿袭，亦有顺应时势的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东北亚文化圈农耕文明视阈下的中韩萨满教比较研究”（项目

批准号 18BZJ052）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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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变。

一、敖包信仰的相关研究回顾

敖包是北方草原民族的传统信仰，但由于缺乏相关史料记载，关于敖包

的起源、功能及历史演变等问题并不明  朗。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理藩院·疆理》中提到的很多鄂博，都被确定为蒙

古各札萨克的游牧边界。因此有人认为敖包原为北方游牧少数民族区分疆界

的标志，有指示方向的功能，后来才因各种原因而成为祭祀圣地，其依据主

要为民间传说或史书中的记载。例如马昌仪认为，蒙古先民赋予高地、山峦

以生命和神性，把它们视为地母的化身，因而他们把沙土和石头堆起的石堆

也看作神圣的守护神加以崇祀。他还假设也可能是先民在狩猎或游牧的时候，

用石头设立一些醒目的标志，以便那些迷路的人能够顺利地到达营地，于是

这些为了一定目的而设立的石堆，就成了最初的敖包（马昌仪 1993）。如今

能够观察到的敖包大多位于地势相对较高之处，这也为该观点提供了一定的

支  持。

有学者认为敖包起源于墓葬。持这种观点如任洪生（1999）的《蒙古族

敖包习俗的文化渊源考述》，他认为敖包的形制来源于“一位勇士的坟墓”，

而其祭祀则起源于葬礼。再如包海青（2009）在《蒙古族敖包祭祀仪式渊源

探析》中提出的观点，他说，“敖包的原型来自先祖的石板墓，是自然崇拜与

祖先崇拜相结合的产物；敖包祭祀源于祖先祭祀，是古老的萨满教万物有灵

论观念的具体表现形式”。以石为墓是蒙古族早期的习俗之一，据文献记载，

以前吐蕃、突厥等民族也有用石块垒墓的习俗，《文献通考·四夷考》中说：

“吐蕃在吐谷浑西南……其墓正方，累石为之，状若平头屋。”可见早期在很

多民族中，石块可能被赋予某种神圣性并用于墓葬。远古的灵石崇拜或对于

高地的信仰与敖包有密切关系，刘文锁和王磊（2006）在《敖包祭祀的起源》

一文中认为，敖包在打上佛教烙印之前，还有一个更加古老的渊源，即“在

萨满教信仰中的灵石，可以用来解释敖包信仰的起源”。蒙古国学者苏鲁格

（2006：41）认为敖包崇拜源于地母女神的崇拜，并且他认为敖包的选址是由

萨满选择的。部分学者认为敖包信仰与萨满信仰有密切关系，融合了萨满信

仰、佛教等观念（王其格和塔娜 2010）。

前述学者忽略了一个现象，即多数敖包祭祀的供品以牛羊肉为主，而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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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按照佛教教义，祭祀中本不应有杀牲祭祀，因此这显然不符合佛教教义，

所以很可能是在藏传佛教传入之前，草原已有敖包信仰和献牲祭祀，藏传佛

教为了传播而对原有传统进行了妥协。另外，如今的敖包祭祀虽然有的由喇

嘛主持，但也有不少是由萨满主持。鉴于以上原因，笔者认为敖包信仰与萨

满教有关，其起源很可能早于藏传佛教在北方草原的传  播。

除了上述历史视角下的研究，近年来也有学者关注敖包在现代社会的意

义。宗教人类学界提出“民间信仰”的概念，以应对一度被视为“迷信”的

民众思想与行为。金泽认为，民间信仰是根植于老百姓当中的宗教信仰及宗

教的行为表现（金泽 2002），作为“与制度性宗教相对的范畴，是指民众在

日常生活中所持奉的信仰及其仪式表现”（高丙中 2007）。邢莉（2013）把从

蒙古族氏族社会绵延至今的敖包祭祀仪式视为一种“社会文本”，也视为一种

社会历史的记忆方式，“敖包的建置对环境赋予了传统的意义。以民俗生态学

的视角审视敖包祭祀文化，敖包祭祀有其明确的祈雨功能”。从人类学的角度

看，敖包文化作为一种传统文化资源，对于传承民族文化，巩固群体的历史

记忆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对于加强区域社会认同、增强民族自信心与凝

聚力，繁荣民间文化生活都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敖

包祭祀及游艺活动，是民俗群体确认维系、改善社会关系和权力的一种方式

（乌仁其其格 2012）。

总体而言，尽管对敖包的信仰曾一度被视为“迷信”，但是在民族传统文

化受到重视之后，敖包被看作民众传统生活中的信仰，进而人们开始重视这

种传统信仰在现代社会的意义与功能。如今，敖包信仰作为一种民间信仰的

现象，同时作为草原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被接纳。2006 年 5 月，

由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申报的祭敖包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类别：民俗；编号：X-40）a。

二、敖包的一般情况：传统与现代

“敖包”是蒙古语，意为“石堆”。清代的文献中多称敖包为“鄂博”，

史料记载了当时分布在草原的部分敖包，这些敖包大多作为游牧部落分

a  《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http://www.gov.cn/zwgk/2006-06/02/content_297946.htm。（阅读时间：2020 年 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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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的标志。如《清史稿·高宗本纪》：“庚午，设唐古忒西南外番布鲁克

巴、哲孟雄、作木朗、洛敏汤、廓尔喀各交界鄂博。”不仅国内各部落间游

牧范围以鄂博为界，中俄之间也以“鄂博”为界，如“旧设中、俄国界鄂

博六：曰塔尔郭达固，曰察罕乌鲁，曰博罗托罗海，曰索克图，曰额尔底

里托罗海，曰阿巴哈依图，此为库伦东中、俄界第六十三鄂博。雍正五年

恰克图约鄂博止此。”此外，《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理藩院·疆理》中也提

到了很多鄂博，作为蒙古各部落游牧边界，如察罕（汗）鄂博、红古尔鄂 

博  等。

鄂博作为疆界标志，自然也就是边防要塞，这一点在《清史稿·志·兵》

中有详细的描述，其曰：“沿边墩台、卡伦、鄂博、碉堡，清初于各省边境扼

要处，设立墩台营房，有警则守兵举烟为号。”这里所说的鄂博与墩台、卡

伦、碉堡一样，是作为边防将士驻守之处的，遇有敌兵来袭则及时示警。之

后又阐述了鄂博作为边界的由来：“蒙古各旗台、卡、鄂博之制，以大漠一望

无垠，凡内外札萨克之游牧，各限以界，或以鄂博，或以卡伦。盛京、吉林

则以柳条边为界，依内兴安岭而设。”稍后又分述了台、卡伦的设立情况，其

中记述在苗疆多设碉堡，新疆多设卡伦，鄂博则主要用于蒙古各旗的游牧边

界，也用于中俄边界的分界。关于鄂博的描述云：“其恰克图及沿边鄂博、卡

伦之制：因山河以表鄂博，无山河则表以卡伦。鄂博者，华言石堆也。其制

有二：以垒为鄂博，以山河为鄂博。蒙古二十五部落，察哈尔牧厂八旗各如

其境，以鄂博为防。其与俄罗斯接界，中间隙地，蒙古语曰萨布。凡萨布皆

立鄂博以申画  之。”

从这些记载可知，清代将鄂博作为疆界看待，并在划分蒙古诸部游牧地

区时大规模利用原有鄂博或修建新的鄂博。如今，内蒙古草原仍有大量不同

规模和形制的敖包，种类上有旗敖包、苏木敖包、家族敖包、英雄敖包等，

形制上有十三敖包、七敖包、树敖包等。蒙古族有对敖包进行祭祀的习俗，

几乎每个敖包都有自己的传说和祭祀日期。此外，生活在北方草原的鄂温克

族、达斡尔族等民族也有祭祀敖包的传  统。

笔者于 2009 年夏季在呼伦贝尔地区进行宗教信仰与习俗的调查，期间考

察了当地的一些敖包。现以鄂温克族自治旗为例，阐述当地的敖包信仰情  况。

鄂温克旗的鄂温克族于 18 世纪来到呼伦贝尔草原，之后一直在该地区

生息繁衍，保留了很多传统习俗。笔者着重考察了鄂温克旗辉苏木（苏木

即“乡”之意），因该苏木是鄂温克旗最典型的鄂温克族聚居地，苏木各嘎查



敖包“官祭”的文化表达  119

（嘎查即“村”之意）分布着众多敖包，其中有一些敖包并无明确的归属，如

哈克木敖包，由附近几个嘎查共同祭祀，也有几个家族祭祀这座敖包，如何

音家族等。也有的敖包是家族敖包，如西潘·杜拉尔敖包。在辉河地区的鄂

温克语中，“敖包”的意思是男性生殖器，这与蒙语中的“石堆”之意有非常

大的差别，是考察敖包意义不可忽视的一条线  索。

敖包信仰很可能与早期生殖崇拜及祖先崇拜有很大关系，这不仅根据鄂

温克语中“敖包”的词意，还依据鄂温克人对敖包的祭祀方式等。首先，也

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鄂温克人有一种特殊的“敖包”，即萨满的陵墓，据鄂温

克语音译为“先当”。家族所有萨满的先当往往相距不远，这一地区被看作萨

满家族的祖先墓地，每年由家族组织祭祀，这种祭祀无疑是祖先崇拜的一种

形式。对于先当的祭祀有严格的程序和禁忌，祭祀仪式必须由萨满主持，祭

祀的目的是为了保佑家族的兴旺。可以说，先当祭祀是萨满信仰的重要内容。

其次，鄂温克人传统祭祀敖包仪式女人不能参加，只能在 50 米之外等候，祭

祀仪式完全由男性进行。近些年虽然随着对待女性态度的改变，大部分敖包

祭祀允许女性参加，但仍有一些祭祀仪式中，尤其是先当祭祀，不允许女性

接近敖包。而在鄂温克族其他仪式中，如在家中进行的祭祀萨满祖先等仪式

并不排斥女性。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祭祀敖包与性别有关，或许蕴含着

早期生殖崇拜的某些内  容。

此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敖包的形制，鄂温克族敖包的基本

形制是由石块堆积成丘状，中间插柳枝而成。而先当的形制与此并不完全相

同，先当是用石块压住萨满的尸骨，而在北方树立起柳枝，进行祭祀。敖包

与先当树立的柳枝类似。笔者认为，敖包很可能是对先当的模仿。之所以这

样推断，因为考察北方有敖包祭祀习俗的几个民族，如蒙古族、鄂温克族、

达斡尔族等，在历史上都不是定居民族，而是或游牧、或游猎，不断迁徙。

当迁徙到一个新的地点后，很可能会树立敖包以祭祀祖先神灵，祈求福佑，

后来不断演化为现在的敖包信仰。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况且现在很难解释

为什么以石块压住萨满尸骨，而在北方树立柳枝，只是可以肯定它们具有某

种神圣意义。为了解敖包祭祀在当代语境下的变迁，笔者在田野调查过程中，

参与了鄂温克旗和新巴尔虎左旗的两个“旗敖包”的祭祀仪式，着重对祭祀

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仪式过程及其意义进行了调查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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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两个旗敖包祭祀仪式的田野调查 a

在呼伦贝尔市南部的鄂温克自治旗，有被誉为“天下第一敖包”的巴彦

胡硕敖包。这个敖包历史较长，规模也很大，历史上是属于当地旗政府管理

的“旗敖包”。与鄂温克旗相邻的新巴尔虎左旗（当地人称东旗）的莫能宝

格大山上，也有一座规模较大的敖包，是当地的旗敖包。如今，敖包祭祀已

被列为国家第一批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化的语境下，政府非常尊重

民间传统的保存与延续，民间传统的公开性和公共性逐渐提高。2009 年夏

季，笔者对鄂温克旗和东旗两个旗敖包的祭祀仪式进行了田野调查。b调查

的主要目的是考察敖包官祭作为一种传统，在今天如何完成意义演变和价值

重  构。c 

（一）巴彦胡硕敖包祭祀仪式

“巴彦胡硕”是蒙古语，意为富饶的山岗。巴彦胡硕敖包位于海拉尔至

伊敏公路的 39 公里处，巴彦胡硕敖包山的山顶。笔者所见巴彦胡硕敖包前的

石刻介绍说，巴彦胡硕敖包历史悠久，是呼伦贝尔草原上最古老的敖包，始

建于清雍正十年（1732）。当时清政府为了巩固其在塞北边疆的统治，派遣由

鄂温克、巴尔虎、达斡尔、鄂伦春族组成的索伦兵丁三千余人驻防呼伦贝尔，

其中鄂温克族兵丁及其眷属在巴彦胡硕山修建敖包，开展祭祀活  动。

巴彦胡硕敖包是鄂温克旗最大的官祭敖包，人们相信对敖包的祭拜是为

了祈求神灵保佑草原风调雨顺、人畜两旺。自这座敖包建立以来，大的祭祀

活动一般由喇嘛择吉日，官方主持举行。祭敖包过程分三部分：清早先请喇

嘛集体诵经；诵经完毕，人们在敖包达的引领下顺时针方向绕行敖包三圈。

a  关于这两个旗敖包的祭祀情况，笔者（2012）曾在《敖包祭祀：从民间信仰到民间文

化》一文中进行分析，本文是对该文观点的补充与修正，并且侧重点亦有所不同。

b  笔者于 2009 年 6 月 18 日对巴彦胡硕敖包祭祀仪式进行了调查；后于 8 月 19 日调研了

东旗莫能宝格大山敖包祭祀仪式。

c  清代蒙古族敖包祭祀分大祭、小祭和部落或官祭，在《绥远通志稿》上，曾记载土默特

旗有官祭敖包之俗：“官鄂博多在本旗边境与他旗分界之山巅或原隰诸处，昔为本旗之

最大祀典。”此外，清代的索伦部，即包括今达斡尔、鄂温克和鄂伦春等族，也举行敖

包祭祀，以旗为单位的祭祀称为官祭，由官方主办祭祀，一般每年祭祀一次，在农历五

月进行，其目的是祈求神灵保佑，风调雨顺，兴旺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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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行中，人们在敖包上放石头或祭品，男性可以登上敖包，在敖包上插柳枝、

在柳枝上系哈达或绸条。按照传统，女性是不能登上敖包的。绕行之后，人

们面北朝南，虔诚跪拜，祈求敖包的神灵赐福。人们日常途经敖包时也常常

下车或下马，以一些简单的祭品，祭拜敖包。也有很多牧民按照传统，在每

年农历 5 月 13 日，身着盛装从四面八方赶到敖包山，进行祭 祀。

如今，每年 6 月 18 日是鄂温克族的瑟宾节，这一天清晨，旗政府首先组

织祭祀巴彦胡硕敖包。2009 年 6 月 18 日（农历 5 月 26 日），笔者于清晨 4

点半赶到巴彦胡硕敖包前，对这一祭祀仪式进行考察。天空下着小雨，已经

有零零星星的人开车前来祭祀敖包。这时由旗政府组织的祭祀仪式还没有开

始，前来祭祀的人们一般只是在长辈带领下，携带祭品前来祭拜，许下愿望，

然后按顺时针方向围着敖包绕行三  圈。

由鄂温克旗政府组织的祭祀仪式开始前，数位喇嘛先坐在敖包前，而前

来祭祀的百姓则在山脚下，由旗领导带领，一起向敖包走来。祭祀者中也不

乏一些新闻媒体、研究者、摄影爱好者等各种身份的人员。祭祀敖包有严格

的程序和规则，据笔者观察及访谈中的了解，祭祀过程大致如  下：

1. 敖包达宣布祭祀仪式开始。敖包达由一位通晓鄂温克族风俗的长者担

任，一般是大家推选一位德高望重的牧民，有时是某大家族的族长。在笔者

调查的这次仪式中，敖包达宣布祭祀仪式开始时，首先说明这是一次宗教祭

祀，而非封建迷  信。

2. 供祭品。祭品非常丰盛，有煮好的手把肉，羊头的摆放非常美观，各

种面食、糖果、奶制品和酒  等。

3. 喇嘛颂吉祥经。笔者数了一下，与一般记载请九位喇嘛不同，这次共

有十位喇嘛参加了仪式，其中两个看起来是孩  子。

4. 集体围敖包转三圈祭拜。在敖包达的带领下，参加祭祀的官员走在前

面，其他人走在后面，围着敖包以顺时针方向转三圈。这一过程中，敖包达

边走边颂祝辞，敖包达每颂一段祝辞，其他人高呼“胡列”“胡列”。在祝辞

的最后敖包达祝福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并将祝福送给胡锦涛主席。敖包达

致祝辞时使用鄂温克语，在最后祝福国家时才用汉  语。

5. 跪拜敖包。前来祭祀的人，无论官民，一起向敖包跪拜叩  头。

6. 求拜敖包。再次请喇嘛念经，喇嘛念经时参加祭祀的人大部分坐在喇

嘛对面的红毯上，其余人站在四周。在喇嘛念经过程中，祭祀者不时拿着祭

品随着喇嘛的指示，高举起来并划三圈。笔者了解到，这次喇嘛念经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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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祈雨，因为 2009 年春鄂温克旗草原出现罕见的旱情，因此这一年的祭

祀主要是求  雨。

上述仪式结束后，祭祀敖包完毕，人们返回那达慕会场，举行大会开幕

式，然后进行赛马、摔跤等各项比赛，晚上还有歌舞等演出，庆祝瑟宾  节。

图一 巴彦胡硕敖包。摄影：曲枫

（二）莫能宝格大山敖包祭祀仪式

莫能宝格大山敖包位于新巴尔虎左旗阿木古郎镇西北，甘珠尔庙附近，

“宝格大”是蒙语神山的意思。巴尔虎人数百年来游牧为生，1734 年，清政

府在这里设立四旗。1932 年，新巴尔虎左翼四旗合并为一旗。2003 年，甘珠

尔庙重修时，在阿尔山庙主持席勒图喇嘛伦登扎木苏指点下，在莫能宝格大

山修建旗敖包，定于每年农历 6 月 18 日是该敖包的祭祀  日。

2009 年 8 月 19 日（农历 6 月 29 日）阿木古郎镇举办吉祥草原人民那达

慕大会，清晨祭祀了这座旗敖包。笔者于当日清晨 4 点半左右赶到敖包附近，

此时这里已是人头攒动，人们冒雨在敖包前虔诚祭拜祈福。祭祀仪式与巴彦

胡硕敖包祭祀类似，可能与当日甘珠尔庙开光有关，到这里祭祀的人比巴彦

胡硕敖包祭祀的要多一  些。

6 点左右由阿木古郎镇组织的祭祀仪式开始。祭祀程序如  下：

1. 喇嘛诵经。据笔者观察，此次共有十六位喇嘛参加诵经，包括黄衣喇

嘛和红衣喇嘛，他们中以黄衣为贵。其中有两位喇嘛年纪较小，看上去还不

太会背诵经文。喇嘛坐在前面，前排十人，后排六人，两个小喇嘛在后排，

还有两个站着的喇嘛。诵经过程中，一位喇嘛不停向天空撒米。诵了一段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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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他们停了一会，接着又继续诵经。左侧一位喇嘛不停敲击插着孔雀羽毛

的净水壶，他旁边的四位喇嘛同时击铃，右侧的喇嘛击鼓，每击十次左右便

停顿一会。这样进行一段时间后，又有一位喇嘛参与进来，坐在第二排。喇

嘛们坐在前两排，其他信徒有的坐在喇嘛后面，有的站在周 围。

2. 经过一段时间的诵经后，敖包达宣布开始祭敖  包。

3. 敖包达致祝辞，祝辞用蒙  语。

4. 旗长带领五个苏木、镇的苏木达、镇长进行达拉拉嘎仪式。“达拉拉

嘎”，是蒙语“召唤”的意思，词根“达拉拉”，本意是招手，这个仪式是表

达招福和招财之意。“召唤”作为蒙古萨满教祈求礼仪的具体方式之一，一般

都伴有“呼瑞，呼瑞”的呼唤，所以又称“呼瑞达拉拉嘎”。这个仪式过程即

祭祀者从左到右绕敖包三圈，敖包达念祝词，每念一段祝词，大家一起呼唤

“呼瑞、呼  瑞”。

5. 分供品。敖包供品被看做是“敖包的福禄”，供品主要分给旗四大班

子主要领导。绕敖包走完，喇嘛继续念经，部分领导就座，其余离  开。

6. 前任敖包达向现任敖包达献哈  达。

7. 敖包祭祀结束，现任敖包达向下轮承办单位转交旗帜，并向“苏勒德”

敬献哈达。苏勒德是蒙古族的圣物，据说成吉思汗战争时期，每一场战役都

由最英武的勇士举着苏勒德走在队伍前面。这一崇拜由来已久，据《蒙古秘

史》记载，早在元朝建立以前，蒙古人已有旗纛“苏勒德（苏勒定）”崇拜。

在蒙古族萨满信仰中，“苏勒德”被视为九十九天神中的重要神灵，还被看作

蒙古人的旗徽，守护蒙古人民（宝贵贞 2008：211；苏鲁格：2006：39）。

祭祀仪式结束后，人们返回那达慕大会会场，举行大会的开幕式，开始

为期三天的赛马、摔跤等比  赛。

四、从祭祀者的角色看仪式秩序与意义表达

在上述的两个旗敖包祭祀活动中，笔者与祭祀者进行了访谈。a在访谈

中笔者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前来参加祭祀的人们，从信仰角度看，有信仰

者，也有非信仰者，还有一部分人对未知世界“将信将疑”。从祭祀目的看，

a  由于在当地，大部分人把宗教信仰看作迷信，因此很多人对宗教信仰的话题比较敏感，

所以笔者选取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祭祀者进行调查，以看似随意的方式与其接触，以便了

解到的情况尽可能真实。由于来祭祀的人数众多，因此访谈只覆盖了其中极少部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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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者来祭祀出于对神灵的敬畏，求雨、求财、求运的都有，非信仰者和将

信将疑者的目的则比较复杂。而作为组织者的当地政府，组织祭祀活动并非

只为了祭祀神灵，更是一场展演。因此，仪式所表达的不仅是神人之间的互

动，还构筑了有形与无形两个世界，分别体现出这两个世界的秩 序。

前来祭祀的有组织者、参与者和喇嘛，在祭祀过程中，这三种身份分别

体现出不同的意  义。

1. 仪式中的民众。在两个旗的祭祀仪式中，体现出当地浓重的藏传佛教

信仰，祭祀莫能宝格大山敖包过程中喇嘛的参与程度高于巴彦胡硕敖包的祭

祀，当地民众对喇嘛的信仰以及对敖包的信仰更加突出。参与莫能宝格大山

敖包祭祀的民众中，有很多特殊的信众。如一位拄着拐杖的牧民，非常虔诚

地绕行敖包，尽管他独立行走非常困难，中间需要休息几次才完成绕行过程，

但他仍坚持完成这一过程。之后他对敖包和苏勒德虔诚敬拜，祈求病愈。再

如喇嘛念经时，有一位老人拿着一叠钱，在每一位喇嘛面前敬拜布施，请喇

嘛为他灌顶。参与者的虔诚更加突出了敖包的神圣性，对于敖包神灵的期望

有更多具体的目的，除了传统的求雨，还有求医、求财等  等。

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莫能宝格大山敖包祭祀者中，有一位女士拿

着一条非常特别的黄色哈达，上面印有神像，她说她的哈达是在呼和浩特买

的。a蒙古族的传统是以蓝色哈达为贵，这种黄色的哈达体现出接受了藏传

佛教的蒙古族传统信仰在现代的演变。也有人拿着五条各色哈达，问她是何

用意，她说不知道，看有五种颜色就都买了。与此类似的是巴彦胡硕敖包祭

祀中，有的年轻人被问及为什么来祭祀、祭祀什么神等问题时，显得很茫然，

他们往往回答对神灵是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家里长辈来祭祀，自己就来了，

他们说自己祭的是“敖包神”。甚至也有长者表现出对传统仪式中的规矩已经

不再那么熟悉，比如有的长者忘记应该从哪个方向绕 行。

在仪式中，作为参与者的民众所体现的是对传统的遵从，甚至这种遵从

有时是无条件的。现代的祭祀仍在延续着敖包作为氏族凝聚的象征的传统意

义：以游牧为生的时代，同一个家族往往一同迁徙，家族不仅是血缘团体，

也是地理团体。如今，同一氏族的人可能不居住在同一个地方，失去传统的

地理基础后，通过氏族敖包祭祀，同一宗族又团聚到一起，因此，敖包是氏

a  现场售卖的哈达有五色：蓝、黄、白、红、绿。这五色哈达是呼伦贝尔一带很多少数民

族的共同信仰，其中蓝色代表天神，黄色代表地神，白色象征纯洁，红色代表火神，绿

色为植物神。其中蓝色和白色在具体的使用中较多。有时也用粉色代替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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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凝聚的象征。作为氏族敖包的延伸，旗敖包也体现出这样的意义：民众通

过参与每年一度的旗敖包祭典，表达对旗政府的认同，以及对自己作为当地

人的身份认  同。

2. 仪式中的喇嘛。为了凸显祭祀的神圣性，组织祭祀的当地政府通过喇

嘛营造出一个神圣的空间。喇嘛是祭祀活动中的载体，搭建由人到神的通道。

喇嘛平时由政府管理，并且政府向喇嘛提供补助。a喇嘛的在场意味着神祇

的在场，也意味着民众不能直接向神祇表达意愿，而是经由喇嘛转  达。

在仪式的组织过程中，喇嘛服从政府的安排；然而在仪式的进行中，喇

嘛营造了一个无形的神圣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政府组织被神圣殿堂取代。

喇嘛通过代表民众向神祇祈愿，而消解了政府在有形世界中的角色和地  位。

在仪式中，敖包达的角色比较特别，他有着亦圣亦俗的双重身份。既是

有形世界中的普通牧民、德高望重的长者，又有着在无形世界中召唤神祇，

向神祇祈愿的神圣身  份。

3. 仪式中的政府。政府拥有对敖包祭祀的主办权，民众具有参与权，但

是民众仍可以自由祭祀，政府的权力仅在于组织这两个仪式，而这两个仪式

作为鄂温克族传统节日的象征以及东旗人民的盛会，在这一天拥有的权力仍

具有某种意义，宣告着一种等级、一种话语权。在这个框架下，民众有很大

的自由去表达对祭祀的虔诚，如可以添加石块、插柳枝、自行准备祭品等。

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教活动中，政府通过组织提供这样一个仪式表达对民众

信仰的态  度。

据记载，清代巴彦胡硕敖包是由八旗索伦进行官祭，当时哈拉或莫昆制

度（家族制度）尚未解体，家庭对于旗官府并无直接的依附。而现代社会家

族制度的解体，使旗政府成为一个凝聚当地人的象征，每年一次的政府祭祀，

强调了这一点，这是政府祭祀在当代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政府通过这种组织

行为，宣告秩序和威望。政府的威信需要民众的认同，这种认同需要符号和

仪式的运作。在政府组织并提供了一个祭祀的契机后，民众在一个大的框架

规矩下自由表达对神灵的敬畏、献祭。因此这里体现出两个层次的仪式，一

个是政府表现出来的，另一个是民众表现出来的，这两个仪式在程序上是重

合的，在意义上各有侧重，它们以一种整体的方式表现出  来。

a  鄂温克旗尤其以锡尼河镇喇嘛最多，这里主要聚居着布里亚特蒙古族，他们的主要信仰

是喇嘛教。锡尼河镇建有锡尼河庙，经常举办法事。大型的法事旗政府工作人员往往以

个人身份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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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在调研过程中，笔者能够明显感觉到民众对“信仰”“宗教”等词语的敏

感，作为祭祀的组织者，当地政府也在着意强调这种祭祀活动“并非宗教迷

信，而是当地的文化活动”。在这里，祭祀作为一种宗教活动，它的神圣性被

弱化，更多是为了实现它的世俗功能，即前面提过的政府组织祭祀的象征性

目的。就大多数参与者而言，尽管人们在祭祀当天盛装前来，履行仪式，维

护祭祀的尊严，然而很多人并不是真的来祭祀某位神灵，甚至不知道祭祀的

是何方神祇，也并不了解祭祀中很多程序的意义，只是为了祭祀而祭祀，也

可以说他们在有意或无意中维护了传统，保留了传统。一般来说，祭祀结束

后，祭祀的意义便被淡忘，人们仍回到世俗的世界，仍遵守人的规则，而非

神的规则。由于政府组织了对神的祭祀，因此政府能够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和

代言人，这种过程通过暗示来实现，由对神圣的服从，到对世俗的服从，人

们在无意识中完成了这种认同的转 换。

仪式及其意义通过仪式过程所构筑的有形世界和无形世界来表达，在这

里，仪式的要素共同构筑了一个符号，这个符号为民众提供心灵的安顿。就

组织者的目的而言，也需要这样一个符号，作为当地文化的某种象征。因此，

仪式并没有表达出完全独立的神圣与世俗意义的分离，无论对于组织者还是

参与者来说，现代敖包祭祀都已不仅是纯粹的宗教仪式，更是文化、习俗、

传统的表  达。

总之，现代语境下，政府参与祭祀的目的，或者说祭祀活动的意义发

生了改变：不是宗教活动，而是文化活动。对于当地政府来说，敖包的意义

更在于它作为当地的一张文化名片，作为一种民俗活动，是对传统的保留和

延  续。

现代的敖包祭祀在草原上广泛存在，然而如今的政治、经济、文化、宗

教等方面已发生深刻变化。敖包祭祀中表现出来的由祭祀信仰到文化传统的

演变，在当代北方民族的传统重建过程中有非常典型的意义。一方面，传统

通过个体记忆传承，另一方面，传统正在被集体创造。邢莉（2009）曾对蒙

古族敖包祭祀中的民间组织做过深入研究，她说：“敖包祭祀在新时期的重新

建构并非只是对一个族群共同记忆的回忆，也并不止于对自己族群归属的认

知和感情依附。生存在干旱或半干旱草原的蒙古族牧民，更多地体验到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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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效、更易于操作的乡规民约的重要功能。虽然有国家的‘大传统’在场，

虽然经过了新中国成立后的风风雨雨，但民间组织的乡规民约仍旧在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传承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设立体现了对民间

传统的尊重和国家政策的宽容。就地方政府而言，通过对敖包祭祀的仪式保

留，支持了传统的延续，而又往往通过附加的话语、程序，完成了对传统的

重新塑造。这种祭祀仪式既是对传统的回应，又是对传统的传承、创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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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ltural Expression of Official Worship of Oboo Cairns 
—Based on Field Surveys of Two “Banner Oboo”

Wang Wei

Abstract: This article， based on two field investigations of “Banner 

Oboo” ceremony， focuses on their organizers， participants， ritual processes 

and meanings. In addition， the paper discusses how oboo official worships， as a 

tradition， changes its meaning and reconstructs its value at present. Moreover， 

it will be demonstrated how the ceremony and its significance are expressed by 

the visible and invisible world established in the process of worship. The official 

worship of oboo cairns， as a symbol， fulfills the transfer from a spiritual order 

into a secular order by public participation， through which the cultural value of 

the oboo worship is highlighted.

Keywords: Oboo cairns； belief of the public； symbol；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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